乡村文物是乡土社会长久以来生产生活的物质遗存，祠堂、古桥、民居、碑刻、农具等实物记载着村落空间的更替，也存留着一方水土的价值观念和生活经验。乡土文化是实物产生的土壤和社会根基，二者有相互依存的关系，文物脱离乡土语境就会成为孤立的陈列品，乡土文化若无文物载体，也就失去了可以感受的物质依托。目前乡村人口结构变动、建筑功能衰败、管理力量薄弱，致使许多文物处于无故损坏、无人使用的境地，单纯的封存式保护已经不能适应需要了。所以活态传承是必然的要求，就是让文物继续参与村落的生活，用使用和认同的方式来延续它的价值。因此本文从文化根基、数字手段、文旅融合和多元共治四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根植乡土，厚植文物传承土壤
乡村文物生命力的根基是它的生存环境所形成的。很多文物并不是以展示为目的的，而是隐匿于村民日常生活秩序里，祠堂是宗族议事、祭祀的地方，古井保证了村落的用水习惯，戏台联系着节庆、社交。功能链条一旦被切断，文物也就没有被关注的理由了。所以传承工作要从恢复文物与村落生活的关系开始，不能只是对文物进行简单的修缮。因此应整理出文物背后家族谱系、地方传说、营造习俗等，形成与实物相对应的口述资料，使文物历史信息不只是说明牌上几句话的记载。还要对老年村民、民间艺人、乡贤进行鼓励，使传统修缮工艺在实践当中得以继承，防止因为没有掌握技艺而造成修缮失真的现象发生。对仍然有使用功能的建筑，在保证主体结构不变的情况下恢复议事、集会、教学等公共功能，让村民通过日常使用养成保护的意识。另外乡村学校可以结合地方的文物进行乡土课程的开发，使青少年了解身边的史迹，提升对本村历史的认识。只有当文物重新成为村民生活的一部分的时候，保护才会是自发的，而不是由外向内推动的，传承的根基也会更加稳固。
二、数字赋能，激发文物活化动能
数字技术给乡村文物保护赋予了新的手段，数字技术的价值主要是从信息保存、展示拓宽、传播扩散这三个方面体现出来。三维扫描、倾斜摄影、高精度影像采集可以对木构建筑、石刻、壁画做全方位的记录，得到可以长期保存的数字档案，给以后修缮工作提供准确的数据支撑，在文物遭遇到自然的侵蚀或者意外的破坏的时候可以保存下最初的样貌。就展示拓展而言，一些体量大、地处偏远或者本体脆弱的文物不宜经常接待参观，以线上展览和虚拟重建的形式可以令大众在没有实际接触实物的情况下也能了解到文物的构造和环境，进而减少人为破坏。因此，数字化不是孤立的技术应用，其内容必须建立在充分的田野调查基础之上，没有准确考证文物的历史背景，数字成果就很容易流于形式。乡村缺少设备维护、人才储备、数据管理的基础，要依靠高校、科研机构以及文博单位的技术支持，还需要建立规范的数据存储更新制度。只有把数字手段和实地调查结合起来，数字技术才会有发挥的作用来促进文物的价值阐释和延续。
三、文旅融合，拓宽文物利用空间
[bookmark: _GoBack]文旅融合给乡村文物赋予了持续发展的空间，但是必须以保护文物本体和地方文化整体性为前提。文物和旅游结合的方式绝非只是参观游览，也可以是研学旅行、传统技艺展演、节庆活动重现等。依托古民居、古村落的格局来布置农耕生活和传统工艺的体验项目，使游客在体验的过程中体会当地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围绕庙会、社戏等民俗活动恢复原有的组织方式以及仪式内容，使文物重新成为活动发生的地方。这样可以提高村集体、村民的收入，还可以为文物的保护筹集资金，减轻长期依靠外部投资的负担。同时也要注意过度商业化造成的风险。如果为了迎合游客而随意拆改、大量重复建造类似景观，文物的真实性以及地方特色就会被弱化，村民对于本地文化的归属感也会逐渐被稀释。因此开发时必须对游客的承载量做出合理的限定，在核心保护区和可利用区之间划出一定的范围，在经营项目中保留当地居民的主体地位。让村民参与讲解、接待、手工制作的过程，使旅游收益同文化保护之间建立比较稳固的利益交换关系，文物的利用空间才不会因为破坏而被拓展。
